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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黎巴嫩毒品问题由来已久并延续至今，对黎巴嫩的社会、经

济、安全和全球禁毒斗争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尽管黎巴嫩当局和国际

社会不断加强禁毒工作，但黎巴嫩毒品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并呈现出日益
扩张的趋势。究其原因，经济困顿是黎巴嫩毒品问题出现和扩张的内生根源;

内战时期的经济崩溃刺激毒品经济空前增长; 战后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

毒品经济的复现。而该国教派冲突导致的政治碎片化局面又固化了毒品经济

体系，政府治理能力缺失严重削弱了禁毒力度，真主党在毒品经济中的角色
也不断显现。受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的影响，黎巴嫩脆弱的经济和政治环

境进一步恶化，且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影响和地位上升，诱使黎巴嫩毒品经济

再度扩张。实现黎巴嫩毒品问题的有效治理，不仅需要政府采取更多禁毒措
施，还要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下解决黎巴嫩深层次的政治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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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毒品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非传统

安全威胁。尽管在国际社会的不懈努力下，全球禁毒斗争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禁毒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近年来，中东地区毒品泛滥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黎巴嫩是中东地区毒品生产、销售和中转的中心之一，自 20 世纪
20年代初期开始大规模种植大麻以来，黎巴嫩毒品问题一直延续至今。黎巴

嫩内战时期，其毒品经济规模实现了惊人扩张，开始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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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尽管毒品问题在黎巴嫩内战结束后曾一度得到治理，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

又再度突出，甚至在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毒品产销出现大幅增长。由

此，黎巴嫩毒品问题的长期存在给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禁毒工作带来了巨大

挑战。

尽管黎巴嫩毒品问题的严重性和外溢影响日益增加，但国内外学界对该

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布瑞恩·埃文斯 ( Brian Evans) 在 《毒品经济: 黎巴

嫩研究案例》一文中详细梳理了黎巴嫩毒品经济的演变历程; ① 乔纳森·马歇

尔 ( Jonathan Marshall) 的专著介绍了黎巴嫩内战前后的大麻生产和走私情况，

并对法国和叙利亚在黎巴嫩毒品问题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分析。② 此外，还有

一些学者从毒品种植历史、相关法规等方面对黎巴嫩和摩洛哥的大麻生产情

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③ 另有学者从恐怖主义金融的角度解读了黎巴嫩的毒品问

题，认为毒品生产和走私是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恐怖主义融资的一种方式。④ 虽

然上述研究成果大多对黎巴嫩内战时期的毒品经济扩张现象进行了梳理和分

析，但对导致黎巴嫩毒品问题长期存续的深层次原因研究相对欠缺。由于黎

巴嫩毒品的生产和走私对中国的影响不及金三角地区和阿富汗，国内学术界

对该问题的关注不足。鉴此，本文基于黎巴嫩毒品问题的严峻形势，探究导

致黎巴嫩毒品问题长期存续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因素，进而展望未来黎巴嫩毒

品问题的治理前景。

经济困顿催生黎巴嫩毒品问题

毒品作为经济利润极高的非法产业，它的出现与扩张背后都有着不容忽

视的经济推动因素。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历史演变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的轨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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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切联系，经济形势与毒品经济规模的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 一) 黎巴嫩毒品经济的缘起与内驱力

黎巴嫩境内的贝卡谷地土质肥沃，有两条河流流经，发展种植农业的历

史悠久。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使得贝卡谷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麻产

区之一。黎巴嫩种植大麻的历史悠久，有学者认为黎巴嫩种植大麻的历史可

以追溯至 1860年前后，由土耳其人引进至黎巴嫩的东北部山区; 也有学者认

为黎巴嫩的大麻植株是从印度引入的。① 最初黎巴嫩仅种植大麻一种植物，生

产的大麻产品主要是被称为 “哈希什” ( Hashish) 的大麻树脂制品，直至 20

世纪 20年代，在希腊禁止种植大麻后，处于法国“委任统治”之下的黎巴嫩

才开始大规模种植大麻。

黎巴嫩种植大麻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在丝绸产业凋敝后出现经济萧条现象。

历史上，黎巴嫩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一度跃居为中东地区的商业中

心，丝绸产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至 20世纪初，丝绸工业

对黎巴嫩经济的贡献率曾高达 80%。然而，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黎巴嫩

丝绸工业受到来自日本的严重挑战，人造纤维的出现更加速了丝绸产业的衰

落。然而，黎巴嫩国土面积狭小，石油缺乏，金属矿产稀缺，使其在短时间

内发展新经济支柱产业的能力相当有限。值得注意的是，黎巴嫩种植业条件

优越，且具有邻近大麻树脂制品的最大需求市场———埃及的地理位置优势。

因此，为了防止黎巴嫩可能出现经济危机，法国鼓励贝卡谷地的农民种植大

麻。1928年贝卡谷地的大麻年产量为 60 吨②，随后，欧亚地区的大麻供应中

心转移至黎巴嫩和叙利亚。

自此，大麻种植和走私活动在黎巴嫩经济中的份额不断提升。尽管大麻

树脂制品的生产被立法禁止，但事实上它已经成为除丝绸、橄榄油和烟草以

外黎巴嫩的主要出口商品，更是被称作“黎巴嫩的石油”。截至 20 世纪 40 年

代中期，大麻种植对黎巴嫩经济贡献率超过 50%。③ 政府曾经尝试控制国内的

毒品生产，鼓励农民种植向日葵等替代农作物，但收效甚微。1950 年，黎巴

嫩和叙利亚两地的大麻年产量已经达到 300吨，④ 且绝大部分大麻树脂制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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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西奈半岛和苏伊士运河运往埃及。1951 年，埃及在联合国指责黎巴嫩和以

色列通过向埃及走私大麻树脂赚取了大量外汇储备，对埃及经济造成严重损

害。① 由此可见，黎巴嫩从大麻生产和走私活动中获取的经济收益数额非常

巨大。

( 二) 内战时期经济困境与毒品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
1975～1990年间黎巴嫩的血腥内战严重破坏了该国的经济发展，中断了

黎巴嫩现代化进程。自 1943年黎巴嫩共和国成立后，黎巴嫩推行自由主义经

济政策，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旅游业、金融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

柱产业。在地区环境动荡不安的背景下，黎巴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跃成为

中东地区的旅游、金融和教育中心。1973 年，黎巴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940美元，在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产油国和以色列。② 然而，黎巴嫩内战爆

发后，该国经济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82 年 6 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

部，向该国境内的巴解组织、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采取了军事打击行动，恶

化了该国的经济状况。

长达 15年的黎巴嫩内战给该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致命性打击。截至 1986

年，黎巴嫩经济损失高达 240 亿美元，超过 250 亿美元的实物资产在内战中

遭到破坏。1990年，黎巴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甚至低于 1974年，仅为 1/3。③

其中，农业在内战期间受损最为严重。1978～1981年，约有 1 100公顷用于种

植马铃薯的土地被荒废④; 一些山地葡萄种植园被迫关闭并被征用为军事驻

地，大量葡萄藤遭到破坏，农民出于安全因素无法最大化利用和开发土地资

源。⑤ 由此，黎巴嫩农民只能通过种植大麻来维持生计，导致黎巴嫩大麻种植

面积和产量急剧增长，种植大麻和罂粟成为贝卡谷地农民在战时的主要经济

来源。在 20世纪 80年代后期，贝卡谷地的农民开始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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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种植面积从最初的 60 公顷大幅增加至 4 000 公顷，年产量可供制造 6 吨

海洛因。① 1980年，黎巴嫩生产的大麻制品占全球总量的 35%，较 1970 年增

加了 10%; 保守估计，黎巴嫩境内的大麻种植面积在 80 年代中期已达到 4. 9

万公顷，年产量高达 700吨。② 1990年内战结束时，贝卡谷地约 1 /3的耕地都

种植了大麻或罂粟。③ 当时，黎巴嫩境内共有 1 780 个大麻加工厂，年出口约
5万吨大麻; 此外，还有 100个生产海洛因的实验室和工厂。④

内战时期的经济困顿直接导致黎巴嫩毒品经济出现大规模扩张。由于黎

巴嫩正常的经济活动遭到严重破坏，毒品生产和走私成为该国在内战时期至

关重要的经济来源，占全部经济活动的 50%以上。⑤ 毒品交易每年估计可为黎

巴嫩带来 15亿～20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 ( GNP) 的 40%。⑥

( 三) 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助长了畸形的毒品经济

自 1943年独立以来，黎巴嫩长期面临着城市与乡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农业基础设施不足，特别是灌溉设施严

重缺乏，使得农民更倾向于种植大麻和罂粟。根据 1987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 1 307个黎巴嫩城镇和村庄中，仅有 292 个灌溉管网在农业生产中运行良

好，而多达 661个村庄没有灌溉管网。⑦ 相比于小麦、葡萄等作物，大麻和罂

粟更适宜在干旱条件下生长，对土壤要求不严，经济价值也远高于小麦、葡

萄等作物。由此，基于有限的农业生产条件及维持生计的需要，生活在农村

地区的农民种植大麻和罂粟。毒品经济在内战时期大规模扩张，使贝卡谷地

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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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差距在战后重建中进一步加大，是黎巴嫩毒品问题难以根除的原因

之一。在战后重建初期，黎巴嫩政府集中精力在贝鲁特等大城市恢复旅游业

和金融业，仅有房地产、银行业和少数服务业从中获益。哈里里政府还推出

了一系列复苏与刺激农业发展政策，其中就包括铲除毒品植物、推广合法替

代农作物等相关措施。1997～2004年，黎巴嫩大麻种植面积最少时仅剩 15 公

顷，政府的禁毒行动终结了相当于黎巴嫩 2. 7 万个家庭 5 亿 ～ 10 亿美元收入

的毒品贸易额。① 贝卡谷地的农民改种谷物、苹果、葡萄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

物。然而，由于黎巴嫩政府对农业和贝卡谷地的经济发展关注不足，导致毒

品经济“卷土重来”。黎巴嫩农业从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20% ～ 25%，但在
1994～2007年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 6. 8%，远低于其他阿拉伯国

家，超过 20%的农业人口处于贫困状态。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UNDP ) 估

计，发展贝卡谷地大约需要投入 3 亿美元，但黎巴嫩政府并未拨款给予支

持。③ 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农民群体没有享受到经济重建的红利，依然生活

在贫困之中。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低、耕地减少和出口价格下跌，农民种植

其他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收入远不及种植大麻和罂粟，农民不得不重新种

植毒品作物。

综上，经济困顿是黎巴嫩毒品问题产生和恶化的根本原因。从时间阶段

来看，黎巴嫩毒品问题起源于经济主导产业的衰退时期，在内战导致的国内

经济停滞中达到高潮，又式微于黎巴嫩战后经济快速重建阶段。从地域角度

来看，黎巴嫩政府在战后重建阶段只关注贝鲁特等大城市发展，城乡差距扩

大导致黎巴嫩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主要集中于贝卡谷地东部和北部的贫困山区。

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在一定时期内为维系黎巴嫩经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

战时甚至成为贝卡谷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又反过来限制了黎巴嫩的正

常经济活动，形成恶性循环，导致黎巴嫩毒品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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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ab Weekly，July 1，2018，https: / / thearabweekly. com /drug－smuggling－tribal－violence－produce－rich－
crop－hezbollah－recruiters，202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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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碎片化加剧毒品问题的严重性

黎巴嫩毒品问题在内战结束后仍然长期存续，不仅反映出黎巴嫩的经济

发展问题，更与黎巴嫩国内政治环境息息相关。黎巴嫩民族国家建构先天不

足，殖民统治的后遗症使得黎巴嫩长期面临着严重的教派矛盾，教派问题始

终影响着国家的政治整合。1943 年黎巴嫩独立后，国内分为基督教马龙派、

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等宗派，政府根据教派分权体制初步建

立了国家治理体系。然而，随着各派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教派政治冲突愈

演愈烈，最终以内战的形式爆发。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支持基督教马

龙派打击其他教派政治力量，甚至纵容长枪党民兵制造贝鲁特大屠杀，更加

剧了黎巴嫩的教派对立。什叶派政治力量因战争动员而更加团结，打破了基

督教马龙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之间的力量平衡。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内部

对教派分权的再次尝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教派矛盾问题，国内政治仍然呈现

出碎片化局面，严重影响到国家治理实践。

( 一) 黎巴嫩的政治冲突固化了毒品经济体系

除了战时经济发展停滞，黎巴嫩毒品经济规模在内战时期实现迅速扩张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国民兵组织通过参与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获利。内战

爆发前后，大量民兵组织在黎巴嫩涌现，并在内战期间参与到毒品经济之中，

通过生产和走私大麻以及罂粟制品换取资金和武器。毒品成为各民兵组织在

内战时期争相把控的经济资源。除了直接参与毒品种植和生产外，民兵武装

还通过贩运、走私毒品以及向毒品种植者征收 “保护费”或特别税等方式从

毒品生产中获益。①

黎巴嫩的毒品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农民—贩毒集团—民兵组织的完整体

系。农民靠种植大麻和罂粟为生; 贩毒集团从农民那里收购毒品作物进行加

工，通过其贩运网络走私到世界各地; 民兵组织为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提供

安全保障和运输便利，并从中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为此，交战各方努力控制

毒品生产地区，将毒品作为支持战争的工具，将毒品收益作为各方力量稳定

的资金来源。一些学者估计，1980 ～ 1985 年间，黎巴嫩的民兵组织每年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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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ürgen Endres，op. cit.，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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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走私活动中获利 6亿美元。①

内战结束后，黎巴嫩的教派政治冲突仍在延续，民兵组织并未完全解散。

民兵组织之间、民兵组织与政府军之间仍不时爆发武装冲突。然而，民兵组

织无法再通过控制税收来获取经济来源，不得不采取延迟向武装人员发放薪

水和减少社会服务等措施缩减开支。在此背景下，一些民兵组织寻求进行商

业活动，而其他民兵组织面对毒品带来的巨大经济诱惑，继续参与毒品生产

和走私活动，并利用其关系和运输网络，将黎巴嫩变为哥伦比亚和土耳其贩

毒集团向西欧、俄罗斯和美国走私可卡因和海洛因的交易中心和中转站。② 通

过参与毒品活动，这些民兵组织不仅得以攫取经济利益来维系武装力量的存

在，还能将此作为与当局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

( 二) 政治碎片化削弱了黎巴嫩政府治理毒品问题的能力
1991～1993年，黎巴嫩政府采取了毒品植物铲除行动，禁毒工作取得了

重要成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禁毒成果被国内各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内耗所

蚕食。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各派根据 《塔伊夫协议》重新进行权力分配。教

派分权体制的弊端和固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共同使黎巴嫩出现了 “强社会、

弱国家”的政治局面。③ 虽然教派分权体制通过不断细化选举规则和教派分类

谋求实现各教派间的权力平衡，但实际上则进一步加剧了黎巴嫩的政治和社

会分裂，最终导致国家治理能力的缺失，对禁毒工作造成严重阻碍。

黎巴嫩在内战结束后并未形成一个统一且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禁毒政策

难以全面推行。黎巴嫩与叙利亚在 1991年签订了包含共同打击黎巴嫩东部毒

品走私活动内容的安全协议。④ 1992～1993年的毒品植物铲除行动得到驻守黎

巴嫩境内的叙利亚军队的协助，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2006 年叙利亚军队

撤出黎巴嫩后，毒品植物铲除行动完全交由黎巴嫩安全部队执行，进度有所

下降。黎巴嫩政治呈现碎片化局面，特别是真主党控制着贝卡谷地北部和贝

鲁特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导致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缺乏实际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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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William W. Harris，Faces of Lebanon: Sects，Wars，and Global Extensions，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1997，p. 207.

Elizabeth Picard，The Demobilization of the Lebanese Militias，Oxford: Center for Lebanese Studies，
1999，p. 37.

李海鹏: 《从德鲁兹派的政治参与解读黎巴嫩的教派分权体制》，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 2
期，第 84页。

Edgar O’balance，Civil War in Lebanon，1975－92，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1998，p.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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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工作推行不畅。由于推土机所有者担心受到毒贩报复而拒绝将推土机出

租给黎巴嫩安全部队，导致 2012年 8 月在赫尔梅尔地区 ( Hermel) 铲除大麻

植株的行动被迫推迟。① 安全部队在贝卡谷地的毒品植物铲除行动甚至曾经遭

到民众使用枪支和手榴弹的反抗，造成 1 名警察受伤，安全部队在当地的禁

毒工作一度被迫中断。② 据统计，目前，有超过 4万份与贝卡谷地农民生产和

走私毒品的通缉令依然生效。③

由于黎巴嫩政府的治理能力有限，其禁毒工作深受国内政局变化影响。

在政局相对平稳的时期，黎巴嫩政府可以在禁毒方面投入较多的资金和人力;

在政局不稳定的时期，特别是当政治危机演变为社会动荡的时候，更多的安

全部队力量需要投入到维持国内安全与社会稳定之中，难以兼顾禁毒工作。

自 2005年拉菲克·哈里里遇刺身亡后，黎巴嫩的教派矛盾和政治分歧不断加

剧，突出表现为在 2007～ 2008 年间的 “无总统状态”。2007 年黎巴嫩爆发的

政治危机导致安全部队铲除毒品作物的计划被迫暂停。当年，贝卡谷地新种

植的大麻和罂粟面积约为 6 500 公顷，但安全部队仅清除了其中 2%的大麻

植株。④

( 三) 真主党在黎巴嫩毒品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黎巴嫩真主党自 1992年开始参与议会选举，并逐步转变为合法政党。然

而，黎巴嫩真主党以应对来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为由，一直拒绝解除武装，

造成各派别间力量对比出现严重倾斜。真主党在黎巴嫩和地区的势力扩张与

内战后黎巴嫩毒品问题的长期存续具有一定联系。

自 1982年成立以来，黎巴嫩真主党的经济来源包括伊朗提供的援助、国

内什叶派缴纳的宗教税、境外捐款和商业投资收益。⑤ 真主党一直维持着人数

较多的武装力量，且注重从事社会福利活动，提供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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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ith，“Lebanon Hashish Eradication Hits New Obstacle”，Stop the Drug War，August 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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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S. Department of State，“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Strategy Ｒeport 2008”，Volume 1，March
2008，p. 589，https: / /2009－2017. state. gov /documents /organization /102583. pdf，2019－12－20.

李福泉: 《黎巴嫩真主党的社会福利活动及影响》，载《国际资料信息》 2009 年第 2 期，
第 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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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金需求较高。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真主党直接参与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

但黎巴嫩大麻和罂粟的主要产地———贝卡谷地处于真主党的控制之下。在毒

品问题上，真主党至少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此外，黎巴嫩当局破获的毒品生

产场所也多位于真主党在贝鲁特南郊的势力范围，真主党控制的马纳拉地区

( Manara) 和贝卡谷地西部的赫尔梅尔是黎巴嫩毒品生产和走私的枢纽中心。①

真主党控制的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交通要道也成为黎巴嫩向周边国家走私毒

品的主要陆路通道。

黎巴嫩真主党还曾尝试突破宗教对毒品生产和走私的限制，为毒品走私

活动赋予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尽管伊斯兰教义明令禁止种植和吸食毒品，但

是伊朗大阿亚图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颁布了一条伊斯兰敕令 ( Fatwa) ，

将走私毒品的行为合法化: “我们制毒是为了给撒旦———美国和犹太人，如果

我们不能用枪杀死他们，就用毒品杀死他们。”这一宗教敕令后来被黎巴嫩真

主党领导人引用，为毒品生产和走私赋予宗教上的合法性。真主党的精神领

袖曾宣称，“如果毒品是卖给西方异教徒的，那么毒品走私作为对抗 ‘伊斯兰

敌人’战争中的一部分在道义上是可以接受的”。②

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加剧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2006

年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爆发剧烈武装冲突之后，真主党元气大伤，损失了
1 /3的武装力量，急需获取资金支付抚恤金和重新进行武装，毒品生产和走私

成为真主党的重要资金来源。此后，黎巴嫩的大麻种植面积再次大幅增加，

中东地区国家检获芬乃他林③的数量也大增。黎巴嫩当局于 2006 年在的黎波

里港截获了两台用于合成芬乃他林的机器，据相关报道称，真主党议员侯赛

因·穆萨维 ( Hussein al － Musawi ) 的兄弟哈西姆·穆萨维 ( Hashim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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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Carl Anthony Wege，“Hizballah’s Bekka Organization”，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Vol. 4，No. 3，
2010，p. 31.

Matthew Levitt， “Hizbullah Narco－Terrorism: A Growing Cross－border Threat”，The Washington
Institute，September 2012， p. 35， https: / /www. washingtoninstitute. org /uploads /Levitt20120900 _ 1. pdf，
2019－10－15.

芬乃他林，学名为芬乙茶碱 ( Fenethylline) ，是一种苯丙胺类中枢兴奋剂 ( Amphetamine－type
Stimulant) ，于 1961年在德国首次被合成，此后被用于治疗过度活跃症。由于其成瘾性强，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 FDA) 在 1981年宣布禁止使用芬乃他林，世界卫生组织也在 20世纪 80年代将其列
为管制类药物。此后，仿制的芬乃他林开始进入毒品市场，并普遍使用过去该类药品的畅销品牌
“Captagon”作为其名称。2006年以前，中东地区的芬乃他林绝大多数来源于东欧和南欧地区，经过土
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运往海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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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awi) 涉案，且已经在贝卡谷地、巴尔贝克和贝鲁特等地建成了毒品生产

和运输网络。① 黎巴嫩当局于 2007 年首次在境内发现生产芬乃他林的实验室

和设备。一些学者指出，真主党甚至将用于合成芬乃他林的机器放置在其兴

建的一些什叶派宗教场所内。② 毒品走私成为真主党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的

重要经济来源，为其购买物资和武器提供了大量资金，也为真主党战后 “休

养生息”提供了物质支撑。

西方国家指责黎巴嫩真主党通过“洗钱”的方式将毒品走私收入合法化。

黎巴嫩真主党在拉美地区较活跃，与当地的非政府武装力量保持良好关系。

由于拉美地区非政府武装力量的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毒品走私，美、欧等西

方国家认为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了拉美地区的毒品走私活动，并在拉美地区贩

毒集团的协助下进行 “洗钱”活动。据称，黎巴嫩真主党与墨西哥毒贩合作

向美国走私毒品，墨西哥贩毒集团 “洛斯哲塔斯” ( Los Zetas) 协助真主党

“洗钱”的规模多达 8. 5 亿 ～ 9 亿美元。③ 2011 年 2 月，美国财政部指责黎巴

嫩真主党通过黎巴嫩加拿大银行“洗钱”，将在南美走私毒品的收入经非洲西

部以车辆贸易的名义回到黎巴嫩。黎巴嫩中央银行因此立即关闭黎巴嫩加拿

大银行并没收所有资产。

黎巴嫩的教派政治问题与毒品问题相互渗透与交织，无法有效抑制国内

的毒品活动。黎巴嫩教派冲突和政治碎片化局面导致禁毒工作步履维艰，使

得毒品政治化问题成为该国难以治愈的社会顽症。

叙利亚危机与黎巴嫩毒品经济的再扩张

基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和教缘政治，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与其所在的

地区形势变化密切相关。黎巴嫩国力弱小、教派林立，更容易受到外部干预

和地区局势的辐射影响。2005 年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后，黎巴嫩与叙利亚之

间仍然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因此，黎巴嫩成为最先受到叙利亚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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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Boaz Ganor ＆ Miri Halperin Wernli，op. cit.，p. 70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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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波及的周边国家之一，其毒品经济以及禁毒治理亦深受影响。

( 一) 叙利亚乱局刺激毒品生产，中东地区需求增加

近年来，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外溢越来越严重。除黎巴嫩以外，叙利亚也

是中东地区的毒品输出国和中转站之一。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黎巴嫩与叙利

亚之间的毒品走私通道由于被反政府武装和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领而成

为“法外之地”。该地区的毒品走私活动猖獗，甚至成为极端组织的资金来源

之一。在此期间，中东地区检获的苯丙胺类毒品大部分都来源于黎巴嫩和叙

利亚，2015年在叙利亚境内共检获了 2 825公斤大麻树脂制品、9公斤海洛因

和超过 2 400万片芬乃他林等大量毒品。①

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内战中大量使用芬乃他林。据相关报道称，芬乃他林

作为一种兴奋剂在叙利亚战场上被广泛使用，使武装人员能够长时间保持专

注和兴奋状态，也作为一种精神安慰剂来减轻伤员的痛苦。尤其是在 “伊斯

兰国”的武装人员当中，使用芬乃他林的现象十分普遍。2018 年 5 月 31 日，

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革命突击队” ( Maghawir al－Thawra) 在坦夫

地区 ( Al－Tanf) 发现并销毁了 “伊斯兰国”储藏的 30 万片芬乃他林，价值

超过 140万美元。②

此外，吸食毒品的情况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中显著增加。

2016年黎巴嫩因使用毒品被捕的人数较 2011 年大幅增长 108%，其中约 80%

是 18～35岁的青年。③ 2019 年 “阿拉伯青年调查”数据显示，57%的受访者

认为青年使用毒品的情况正在上升，其中 76%来自黎凡特地区的受访青年认

同了这一说法。④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东变局对阿拉伯民众造成了较大的心

理冲击，吸食毒品成为年轻人逃避压力的方式之一。而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

普及为成瘾者提供了更便捷的毒品获取途径。研究人员发现，在谷歌、亚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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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Barry Zain，“Terrorism Targeting The Country Seeks Drug－Spreading to Destroy the Syrian Society，
Interior Minister”，Syrian Arab News Agency，December 27，2015，http: / / sana. sy /en /? p = 65064，2020－
01－17.

“US－Backed Syria Ｒebels Seize Captagon in Daesh Drug Bust: Coalition”，Arab News，June 18，
2018，https: / /www. arabnews. com /node /1323531 /middle－east，2019－09－25.

Lebanon’s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National Ｒeport on Drug Situation in Lebanon 2017”，December
2017，p. 21，https: / /www. moph. gov. lb /userfiles / files /Programs%26Projects /MentalHealthProgram /NODDA_
2017_ english. pdf，2019－11－16.

“A Call for Ｒeform: 11th Annual ASDA’A BCW Arab Youth Survey 2019”，ASDA’A BCW，pp. 49－
50，http: / /www. arabyouthsurvey. com/pdf /downloadwhitepaper /download－whitepaper. pdf，202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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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等全球性网站和中东地区网站上都能检索到芬乃他林的相关信息，特别是

在阿联酋等严格管控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国家，线上交易成为民众购买芬乃他

林的主要形式之一。①

( 二) 黎巴嫩经济受叙利亚危机负面影响而持续恶化

过度依赖旅游业和房地产的经济结构决定了黎巴嫩经济高度受制于全球

经济形势和地区局势变化。2006 ～ 2010 年黎巴嫩经济处于快速恢复阶段，

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 10%; 而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黎巴嫩

当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至 0. 9%。② 据世界银行统计，叙利亚危机使得黎巴

嫩 2010～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每年下降 2. 9%。③

叙利亚危机对黎巴嫩旅游业的影响最为明显。旅游业是黎巴嫩的支柱产

业，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前，旅游业对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高达
33. 8% ( 2011年) 。④ 然而，自 2011 年叙利亚危机持续升级以来，由于黎巴

嫩和叙利亚之间的口岸关闭、暴力事件增加、海合会国家对黎巴嫩发出的旅

游禁令，以及非阿拉伯游客对中东地区整体安全忧虑增加等因素，黎巴嫩旅

游业遭受重创。⑤ 游客人数从 2010年的 216 万人次锐减至 2015 年的 151 万人

次，其中 2013年黎巴嫩仅接待 127万游客。⑥

受到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影响，黎巴嫩失业率持续攀升。2018 年失业率

高达 25%，青年失业情况尤其严重，18～25岁青年的失业率为 35%。⑦ 在此背

景下，黎巴嫩毒品种植、生产和走私活动明显增加，2016 年黎巴嫩因毒品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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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ed Al－Imam et al. “Captagon: Use and Trade in the Middle East”，Human Psychopharmacology: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Vol. 32，No. 3，2017，pp. 4－7.

World Bank，“GDP Growth ( Annual %) －Lebanon”，https: /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NY.
GDP. MKTP. KD. ZG? locations=LB＆view=chart，2019－09－24.

World Bank，“Lebanon: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Syria Conflict”，September
20，2013，p. 36，http: / /documents. worldbank. org /curated /en /925271468089385165 /pdf /810980LB0box3
79831B00P14754500PUBLIC0. pdf，2019－09－24.

“Travel ＆ Tourism Economic Impact 2011－Lebanon”，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February
2011，p. 5，http: / /www. databank. com. lb /docs /Travel% 20% 26% 20Tourism% 20economical% 20Impact －
Lebanon%20Ｒeport%202011. pdf，2019－09－24.

World Bank，“Lebanon: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Syria Conflict”，p. 53.
《旅游业已成为黎巴嫩经济支柱产业》，载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经商参处网站: http: / /

lb. mofcom. gov. cn /article / jmxw /201607 /20160701362911. shtml，2019－09－24.
“Jobless Ｒate at 46 Pct，President Warns”，The Daily Star，March 30，2018，http: / /www. dailystar.

com. lb /Business /Local /2018 /Mar－30 /443613－jobless－rate－at－46－pct－president－warns. ashx，20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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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而被捕的人数较 2012年增加 69%。① 黎巴嫩安全部门在 2016 年共查获芬乃

他林 1 080万片; 在 2017 年 1 ～ 9 月间检获了 750 万片。② 黎巴嫩当局估计，

2013～2016年海关缴获的芬乃他林数量约占同期总产量的 10%，推算黎巴嫩

的芬乃他林产值可能高达 140亿美元。③

( 三) 黎巴嫩政府因卷入叙利亚危机而无暇顾及毒品问题

除经济冲击外，叙利亚危机还给黎巴嫩的政治、安全和社会带来了一系

列消极影响。黎巴嫩政府疲于应对国内政治分歧、恐怖主义威胁和叙利亚难

民问题，在处理毒品问题上难免分身乏术。

叙利亚危机加剧了黎巴嫩各政党间的政治分歧。黎巴嫩各党派在叙利亚

危机特别是巴沙尔政权的去留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导致黎巴嫩两大政治阵

营——— “三·八”联盟阵线和“三·一四”联盟阵线在总统人选上无法达成

共识。自 2014年 4月以来，黎巴嫩总统选举投票因出席议员未达法定人数而先

后推迟 40次。直至 2016年 10月 31 日“自由爱国运动”创始人米歇尔·奥恩

当选为新一任黎巴嫩总统，才结束持续长达两年半的“无总统状态”。

叙利亚危机威胁黎、叙边境安全。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支持巴沙尔政权，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黎巴嫩境内爆发冲突。“伊斯兰国”

占领叙利亚大部分领土后，在黎巴嫩东北部与叙利亚边境的山区占据了 120

平方公里土地。此外，“伊斯兰国”还在黎巴嫩境内发动恐怖袭击。2015 年
11月 12日，“伊斯兰国”对贝鲁特的真主党控制区实施炸弹袭击，造成 48人

死亡、240人受伤，这是黎巴嫩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黎巴嫩军方

发起代号为“郊区黎明”的行动对“伊斯兰国”势力进行清剿。

大量叙利亚难民的涌入对黎巴嫩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挑战。黎巴嫩是

仅次于土耳其接收叙利亚难民第二多的国家，高峰时期境内叙利亚难民人数

多达 160万人。接收难民给黎巴嫩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叙利亚难民的涌入

又进一步扩大了黎巴嫩的教派和政治分歧，黎巴嫩各方直至 2014 ～ 2016 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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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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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对限制叙利亚难民进入黎巴嫩达成共识。①

由于黎巴嫩政府疲于应对叙利亚危机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在一定程

度上放松了对国内毒品问题的治理。根据黎巴嫩内政与城镇部发布的报告显

示，黎巴嫩安全部门在 2013年清理的罂粟种植面积约为 6. 2 万平方米，而在
2014年和 2015年清理的面积大幅下降至 1万平方米，2016年更是没有对罂粟

种植进行清理的报告。②

( 四) 黎巴嫩真主党介入地区问题刺激了更多的资金需求

为了支持伊朗在地区的势力扩张，巩固什叶派的影响范围并维系黎巴嫩

真主党与伊朗之间的物资运送通道，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开始介入地区问题，

特别是在叙利亚危机中为巴沙尔政府提供武装支持。2012 年夏季，媒体首次

报道黎真主党武装力量在叙利亚霍姆斯市附近协助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美国

国务院发布的《2016 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 ( Country Ｒeport on Terrorism

2016) 显示，约有 7 000 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在叙利亚作战。③ 在 2012

年 9月至 2016年 2 月期间，超过 865 名在叙利亚的真主党武装人员死亡。④

有学者估计，在叙利亚战场上丧生的真主党武装人数多达 1 700 人～1 800 人，

超过真主党在 1982～ 2000 年间因与以色列冲突而死亡的武装人员总和。⑤ 此

外，黎巴嫩真主党还以向胡塞武装派遣军事顾问等方式介入也门内战。当前，

真主党声称已在叙利亚南部地区部署了超过 1 万名武装人员，以应对以色列

对伊朗和巴沙尔政府武装力量的袭击。⑥

黎巴嫩真主党在不断介入叙利亚等地区问题后，对资金的需求激增。除

了需要为在叙利亚阵亡的武装人员家属提供抚恤金和生活补助外，真主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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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in P. Clarke，“A Glass Half Empty? Taking Stock of Hezbollah’s Losses In Syria”，The Jerusalem
Post，October 15，2017， https: / /www. jpost. com /Opinion /A － glass － half － empty － Taking － stock － of －
Hezbollahs－losses－in－Syria－507497，201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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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和武器装备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然而，受国际油价持续

疲软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影响，伊朗石油收入减少，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对

黎巴嫩真主党的资金支持不足，毒品走私由此再次成为真主党获取活动基金

的重要渠道。叙利亚当局声称在 2018 年 11 月截获了从真主党控制的古赛尔

地区向拉塔基亚走私的芬乃他林。①

由于受到地区动荡形势的影响，在叙利亚危机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

冲击下，黎巴嫩经济状况持续恶化，政府禁毒力度减弱，黎巴嫩毒品经济因
此进入新一轮的扩张期。而真主党因介入叙利亚危机而产生的资金需求也将

进一步加剧黎巴嫩的毒品问题。

余论: 黎巴嫩毒品问题的治理前景

黎巴嫩毒品问题由来已久，内战期间大麻和罂粟种植活动大规模扩张，

内战结束后的政治冲突导致黎巴嫩禁毒努力付诸东流。毒品问题与地区冲突
都极大地限制了黎巴嫩经济的良性发展，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助长了黎巴嫩毒

品经济的发展。黎巴嫩著名毒贩诺伊·栽特 ( Nouh Zaiter) 曾宣称，只要政

府允许合法交易大麻 6 个月，他就可以付清 360 亿美元的政府债务，足见黎

巴嫩毒品经济规模之大。② 随着中东和东欧地区毒品泛滥问题的严重性日益增

加，解决黎巴嫩毒品问题刻不容缓。

( 一) 黎巴嫩禁毒形势严峻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黎巴嫩政府不断加大禁毒查处力度，对国内毒品

问题一直持强硬态度。黎巴嫩针对毒品问题具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黎巴

嫩禁毒工作有法可依。③ 近年来，军方协助安全部队销毁国内的大麻和罂粟植

株并捣毁制毒场所，在边境地区、机场和港口严格监管毒品走私活动，增加

了禁毒执法的力度。通过立法和行动，黎巴嫩政府的禁毒工作在一段时期内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黎巴嫩毒品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禁毒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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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严峻。

第一，大麻的种植面积和产量近年显著增加。2009 ～ 2014 年，黎巴嫩的
大麻树脂产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摩洛哥和阿富汗。① 根据 《2019 年世界
毒品问题报告》显示，黎巴嫩的大麻种植面积从 2015 年的 3 500 公顷大幅增
加至 2017年的 40 772公顷。② 在黎巴嫩缴获的大麻制品亦从 2012 年的 1 016

公斤增加至 2016年的 7 637公斤。③

第二，毒品种类更加多元化，新型合成毒品芬乃他林在黎巴嫩毒品活动
中占据的份额日益增长。《2009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一次正视中东地区
滥用芬乃他林的情况: 2007年在中东地区缴获的芬乃他林占全球截获苯丙胺
类兴奋剂总量的 63%。④ 黎巴嫩一度被认为 “垄断”了中东地区芬乃他林的
生产，近年来中东地区查获的芬乃他林大部分源自黎巴嫩和叙利亚。⑤ 2012

年黎巴嫩当局缴获芬乃他林 46万片，2013年缴获多达 1 239 万片，2014 年前
8个月就检获约 3 528万片。除芬乃他林外，黎巴嫩近年来查获的迷幻药摇头
丸数量大幅增加，2016年查获 584克亚甲双氧甲基安非他命 ( MDMA) ; 而在
2012～2015年间，每年查获的此类毒品数量不足 100克。⑥

第三，黎巴嫩作为欧亚非地区毒品走私活动中转国的角色日益显现。黎
巴嫩与周边国家交通便利，贝鲁特港更是中东地区经地中海联通欧洲的重要
港口，黎巴嫩因此成为亚洲 “金新月”地带和欧洲之间的重要转运中心。经
黎巴嫩向中东、欧洲和非洲走私毒品的方式多样。根据各地截获走私毒品的
相关报道，黎巴嫩的芬乃他林通过空运和陆运的方式运往沙特，通过渔船和
游船走私到欧洲地区和苏丹。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地带是黎巴嫩向海湾国家
走私的必经之路。此外，毒贩还通过黎巴嫩与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的地道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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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走私毒品。随着全球交通的便捷程度提升，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影响扩展至

美洲地区，成为全球毒品网络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在 2013年发布的《管控麻

醉药品战略报告》 (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Strategy Ｒeport，INCSＲ) 中，

首次将黎巴嫩列为可卡因和海洛因走私活动的中转国; 而 2016 年的报告则将

大麻和芬乃他林也增加至经黎巴嫩走私的主要毒品种类当中。

( 二) 提升黎巴嫩毒品问题治理效能的路径

对于黎巴嫩而言，禁毒、铲毒以及毒品经济的转型之路依然漫长。实现

黎巴嫩毒品问题的有效治理不仅需要采取更多禁毒措施，关键是要在相对和

平稳定的地区环境下解决黎巴嫩国内深层次的政治经济问题。

第一，积极推进黎巴嫩经济转型和毒品替代经济的发展。解决黎巴嫩毒

品问题的核心在于解决黎巴嫩的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培育经济造血能力，

促进经济转型和毒品替代经济发展。当前，黎巴嫩经济存在增长乏力、高度

的外部依赖性和国内各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等问题。只有实现黎巴嫩经济复

苏和发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实现黎巴嫩

毒品问题的最终解决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黎巴嫩政府在关注大城市

发展的同时，应该适当加大对乡村地区发展的投入，特别需要落实社会保障

措施，在铲除大麻和罂粟植株后保障农民的生计，并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加

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发展水平。然而，由于受到 2008 年欧洲次贷

危机和 2011年中东变局的外溢作用的叠加影响，黎巴嫩当前正陷入严重的经

济危机。2019年 9月，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据媒

体报道，麦肯锡公司向黎巴嫩政府建议将药用大麻种植合法化作为 “一揽子

经济计划”中的一项内容，预计每年可为国家财政收入贡献 10 亿美元，大约

相当于 2018年黎巴嫩财政收入的 83%①，以缓解黎巴嫩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

然而，大麻合法化必须以政府具有绝对控制大麻种植的能力为基础，否则很

可能导致大麻种植的泛滥和种植者之间的恶性竞争。黎巴嫩政府显然并不具

备这样的绝对控制力，此举一旦推行，恐将进一步加剧黎巴嫩毒品问题。

第二，弥合黎巴嫩政治分歧，有利于有效推进禁毒工作。黎巴嫩政治冲

突的缓和有助于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将大大提高政府治理毒品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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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8年黎巴嫩财政收入为 19 009. 49 亿黎巴嫩镑，约合 12. 7 亿美元，See https: / / tradingeco
nomics. com / lebanon /government－revenues，201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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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现各派别间的政治和解更是有利于弱化毒品经济长期存续的制度因素，

打破存在于农民、毒贩和民兵组织三者之间的毒品经济体系，并且减少禁毒

工作受到的阻力。随着什叶派势力的不断上升，黎巴嫩各政治派别之间的

“脆弱平衡”已经被打破，特别是在总理哈里里再度辞职后，黎巴嫩政治不稳

定因素密集出现。黎巴嫩民众对于长期的社会政治分化已经感到厌倦，爆发

了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大毒枭栽特在当地新闻网站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公

开支持在巴尔勒克地区举行的反腐败游行，在贝鲁特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

“让栽特当总统”的涂鸦内容。① 哈桑·迪亚卜在真主党等什叶派力量的支持

下成为黎巴嫩新一任总理后，更进一步加剧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政治分

歧。由于民众对新任总理人选不满，黎巴嫩出现新一轮抗议示威活动，民众

与安全部门发生激烈冲突。黎巴嫩政局走向仍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在客观

上为毒品生产和走私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

第三，缓和中东地区安全局势，为黎巴嫩禁毒工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推动地区矛盾与冲突和平解决对于缓解黎巴嫩毒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2017

年宗教极端组织武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被击溃后，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创

造了积极的条件。叙利亚政治和解进程的稳步推进将有利于舒缓当前黎巴嫩

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问题，特别是叙利亚难民未来安置问题的妥

善解决，将大大减轻黎巴嫩的压力和负担。然而，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

程进展缓慢，导致近两年来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加剧。2019 年

8月，以色列国防军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据点时两架侦察机坠毁，黎巴嫩真主

党武装与以色列国防军发生激烈交火，这是自 2006 年以来最为激烈的冲突状

态，黎巴嫩方面称以色列越境打击的行为等同宣战。与此同时，由于美国不

断升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能够向真主党提供

的物质支持相当有限。为了应对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升级，黎巴嫩真主党可

能将进一步扩大毒品走私和生产规模，以筹措充足的资金。

当前，黎巴嫩政局走向仍将承受地区局势动荡不安的消极影响。沙特与

伊朗对于地区领导权的博弈披上了教派冲突的外衣，对阿拉伯世界的冲击加

大，黎巴嫩面临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黎巴嫩复杂的教派政治使其注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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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rug Lord Delivers Blunt Support for Lebanon Protests”，Naharnet，October 24，2019，http: / /
www. naharnet. com /stories /en /265885，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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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与伊朗矛盾的关键博弈点之一。2017 年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在出访沙特期

间宣布辞职并指责伊朗干涉黎巴嫩内政，一度引发其被沙特 “软禁”或 “扣

留”的质疑。随着地区局势的持续紧张，黎巴嫩政治局势不稳表现出显著的

外部干预特征，教派矛盾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这也势必将进一步阻碍黎巴

嫩经济恢复和发展，并影响黎巴嫩毒品经济的治理成效。

第四，加强禁毒工作的国际合作。黎巴嫩毒品问题治理是全球毒品问题

治理实践中的重要源头环节，基于毒品经济产、供、销的内在关联性，黎巴

嫩毒品问题的治理需要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进行协调与合作。由于沙特是

芬乃他林的主要需求市场，黎巴嫩与沙特在打击芬乃他林走私活动上进行了

良好合作。2019年 4 月，黎巴嫩与沙特合作检获 80 万片芬乃他林，价值 1

200万美元。此外，美国也曾向黎巴嫩禁毒项目提供资金援助和人员技术培

训，但由于美国指责黎巴嫩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自 2013 年起美国停止向黎

巴嫩提供与禁毒相关的一切物质援助。未来，黎巴嫩与周边国家和相关国际

组织的禁毒合作需进一步加强。

综上所述，毒品问题是黎巴嫩因经济困顿和政治碎片化而产生的一种畸

形社会现象，特定的政治团体和社会群体对毒品和毒品经济的依赖反过来又

加深了毒品问题的复杂性，而复杂紧张的外部环境更加深了黎巴嫩毒品问题

的严峻性。近年来，黎巴嫩经济受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影响持续衰退，黎巴嫩

的政治和社会分裂情况依然严重，在短期内无法弥合各派分歧，实现政治和

解遥遥无期。黎巴嫩的教派冲突仍在严重影响政府的组建和有效运行，使得

黎巴嫩在禁毒问题上“有心无力”，反而在某些时期进一步刺激了毒品非法生

产和走私活动。2020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再次考验和延宕黎巴嫩政

府治理毒品问题的机会与努力。此外，2020 年 8 月 4 日，黎巴嫩贝鲁特港口

发生大爆炸事件，给黎巴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预计 2020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20. 7%。①这些不利因素决定了黎巴

嫩毒品问题治理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根本解决。从外部环境来说，黎巴嫩周边

国家的政治动荡和经济重建前景也不容乐观，各国应对毒品问题冲击的措施

并不完备，基本没有协调行动的机制，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外溢仍将对中东地

区乃至全球的禁毒形势带来冲击。总而言之，黎巴嫩毒品经济在相当长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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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IU，Country Ｒeport: Lebanon，August 24th 2020，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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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期内仍将保持活跃，禁毒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Lebanon Drug Problem under the Impact of
Internal Fragility and External Crisis

Yu Guoqing ＆ Chen Yao

Abstract: The illicit drug problem in Lebanon，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and

continues to this day，has had negative impacts on Lebanon’s economy，security

and society and impeded the global anti－drug campaign. Despite efforts of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drug control，it remains

and even reveals a trend of expansion. Lebanon’s drug problem rooted in its

economic hardship. The illicit drug economy witnessed unprecedented growth during

the Lebanon Civil War because of the state’s collapsed economy，and its recurrence

in the post － war period was due to the widening urban－rura l gap. Besides， the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in Lebanon，caused by sectarian clashes，had solidified the

drug economic system. The g overnment’s insufficient capability severely weakened

the anti－drug efforts when Hezbollah has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drug

trade.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Syrian Crisis in 2011，Lebanon’s drug economy has

boomed again as a result of the deterioration of its fragil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Hezbollah’s rising influence in Syria.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Lebanon’s drug problem not only requires the authorities’more measures on drug

control，but also needs resolution of Lebanon’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a

peaceful and st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Illicit Drug Issue; Lebanon; Civil War; Sectarianism; Hezbollah;

Syrian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Drug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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